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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連本作目犍連（Maudgalyayana），意譯為「天抱」，是古代印度摩揭陀國王舍城外拘律陀村人。目連是佛陀十大弟子之一，在佛陀諸聲聞弟子之中，具有極重要的地位，被譽為神通第一。在許多佛教經典之中，都可看見跟目連有關的事蹟及記載。

在重視孝道的中國，目連故事被廣為流傳，他成為家喻戶曉的救母孝子，甚至於影響了民間的習俗及信仰。這中間的轉折，經歷了數個朝代的變化，同時，在這發展的過程之中，目連的身份及故事的內涵也隨之而增飾不少並且漸漸與中國文化融合，最後形成了具有中國特色的重要民間戲劇之一。
    本篇即就「目連救母」的故事發展，從佛經記載到變文資料乃至民間的戲文及傳說，探討其演變之過程及其發展之差異。全文架構如下：

一、前言

二、佛經中的目連救母故事

三、變文中目連故事的演變

四、目連戲劇的發展

五、戲劇中的目連故事

六、結語

藉由本文之探討，以窺知佛教傳入中國後，對民間戲劇、神話及信仰所造成之影響。

【關鍵詞】

目連、目犍連、盂蘭盆、變文、戲文

The elucidation on the story of “Mu Lien Saved his Mother” from the Buddhist Scriptures, Bianwen, to dramas

Yu-Peng Cheng(
Abstract
Mu Lien, originally spelled as Maudgalyayana, which means “being embraced by god,” is a villager who inhabits Kolita outside Rajagraha in Magadha. Among the pupils that achieve transcendence through the interaction with Buddha in person, Mu Lien ranks in the top ten disciples of Buddha, possessing a high status of immense importance and being recognized for his non-to-second ability to exert supernatural power. Of numerous Buddhism classics, Mu Lien-concerned events and records are omnipresent.

In China, a country famed for the emphasis on filial piety, all the anecdotes centering on Mu Lien circulate far and wide, which not only wins him a famous title as a dutiful son who rescued his mother but also influences the custom and religion of the folks. The transition of the evolution witnesses the vicissitude of some dynasties; meanwhile, during the course of the development, the identity of Mu Lien as well as the connotation of the stories accumulates plenty of embroidery and gradually fuses with the Chinese culture, which, in the long run, forms one of the fundamental folk dramas featuring Chinese flavor.    

Focusing on the evolvement of the story of “Mu Lien Saved his Mother” from the record of the Buddhist Scriptures, the material of Bianwen(transformative text), to the lines and legends of folk drama, this thesis will elucidate on the process and the diversity of its development. The structure of the thesis are as follows:

First Chapter: introduction

Second Chapter: the story of Mu Lien saved his mother in the Buddhist Scriptures

Third Chapter: the evolution of Mu Lien’s story in Bianwen 

Fourth Chapter: the development of Mu Lien’s drama

Fifth Chapter: Mu Lien’s story in dramas

Last Chapter: conclusion

With the discussion of the thesis, the influence Buddhism has upon folk drama, mythology and religion, since its introduction into China, can be articula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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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目犍連（Maudgalyayana）為佛陀十大弟子之一。又作摩訶目犍連（Mahamaudgalyayana）、大目犍連、大目乾連、大目連、目連、目犍連、目伽略、勿伽羅、目犍連延、目犍連延、目犍羅夜那、沒特伽羅、毛伽利耶夜那。別名拘律陀（kolita）、拘律、俱哩多、拘離迦、拘理迦、俱離多。意譯為「天抱」。在佛陀諸聲聞弟子中，被譽為神通第一。為古代印度摩揭陀國王舍城外拘律陀村人，婆羅門種。

    本篇擬就家喻戶曉的「目連救母」故事，從佛經到變文乃至民間的戲文及傳說，探討其演變之過程及其發展之差異，藉可窺知佛教傳入中國後，對民間戲劇、神話及信仰之影響。
二、佛經中的目連救母故事
    有關目連的故事，在佛教的經典中，資料是相當多的。
但目連救母的故事卻只在《佛說盂蘭盆經》中出現。此經為西晉‧月氏三藏竺法護所譯，可見其年代是相當久遠的。另外在梁‧寶唱等所集的《經律異相》中亦有目連救母的敘述，但大抵只是節錄《盂蘭盆經》重點，無有差異。經云：
大目犍連始得六通，欲度父母，報乳哺之恩。即以道眼觀世間，見其亡母生餓  鬼中，不見飲食，皮骨連立。目連悲哀，即以缽盛飯往餉其母。母得缽飯，便以左手障缽，右手摶食；食未入口，化成灰炭，遂不得食。目連大叫，悲號涕泣，馳還白佛，具陳如此。佛言：「汝母罪根深結，非汝一人所能奈何。……吾今當說救濟之法，令一切難皆離憂苦。」佛告目連：「十方眾僧，七月十五日僧自恣時，當為七世父母及現在父母厄難中者，具飯百味五果，汲灌盆器，香油錠燭，床敷臥具，盡世甘美以著盆中，供養十方大德眾僧……其有供養此等自恣僧者，現世父母六親眷屬，得出三塗之苦，應時解脫，衣食自然。」……初受食時，先安在佛前，眾僧咒願竟，便自受食。時目連比丘及大菩薩眾，皆大歡喜。目連悲啼泣聲，釋然除滅。時目連母即於是日得脫一劫餓鬼之苦。

    此中可知，目連母親命終之後生餓鬼中，不得飲食，即使以目連的神通力，亦無法救度，須仰賴十方眾僧咒願之力，乃得解脫。而目連是遵照佛陀指示，於七月十五日，以齋僧的方式，拔度其母脫離餓鬼之苦。經文內容簡潔，並未提及目連母親姓氏，及以何因緣而墮餓鬼道。這是經典的原來風貌。爾後，以佛教故事為骨幹而發展出來的變文，其中內容增添不少，且有了中國化的特色。
三、變文中目連故事的演變
    目前所能見到的目連變文不止一本。北平圖書館所藏，有三種。分別是：
（一）《大目犍連變文》（霜字八十九號）
（二）《大目犍連變文》（麗字八十五號）
（三）《大目連變文》（成字九十六號）
另外倫敦、巴黎亦各有所藏，巴黎國家圖書館又有《大目連緣起》一卷，可惜未能得見。但在青木正兒《關於敦煌遺書〈目連緣起〉〈大目乾連冥間救母變文〉及〈降魔變押座文〉》中可以窺見一斑。
在這幾本當中，又以倫敦本首尾最為完整，鄭振鐸先生曾將他錄副在《世界文庫》刊布，題作《大目乾連冥間救母變文》（以下簡稱冥文），目前已收錄在《敦煌變文》當中。其序云：
昔佛在世時，弟子厥號目連，在俗未出家時，名曰羅卜，深信三寶，敬重大乘。於一時間欲往他國興易。遂即支分財寶，令母在後設齋供養諸佛法僧及諸乞來者。及其羅卜去後，母生慳吝之心，所囑咐資財，並私隱匿。兒子不經旬月，事了還家。母語子言，依汝付囑營齋作福。因茲欺誑凡聖，命終遂墮阿鼻地獄中，受諸劇苦。羅卜三周禮畢，遂即投佛出家，承宿習因聞法證得阿羅漢果。即以道眼訪覓慈親，六道生死，都不見母。目連從定起含悲，諮白世尊，「慈母何方受於快樂？」爾時世尊報目連曰：「汝母已落阿鼻，見受諸苦。汝雖位登聖果，知欲何為。若非十方眾僧解下勝脫之日，以眾力乃可救之。故佛慈悲，開此方便，用建盂蘭盆者，即是其事也。

此段序文，稱目連在俗未出家時，名曰羅卜，並說明其母是生慳吝之心，將目連所囑咐資財，並私隱匿，未依目連所付囑營齋作福。因欺誑凡聖，所以命終
墮阿鼻地獄中，受諸劇苦。這些資料都是經典所未交代的；同時值得注意的是，《盂蘭盆經》云：目連母親命終墮餓鬼道中，而《冥文》卻稱其墮入地獄。在佛教中有六道輪迴（一說五道，除阿修羅），六道又分成三善道及三惡道。三善道者：天、人、阿修羅；三惡道者：餓鬼、畜牲、地獄。餓鬼道及地獄道的果報，是極大不同的。另外在《目連緣起》變文當中，開端亦有提及此事因緣：
昔有目連慈母，號曰青提夫人，住在西方，家中甚富，錢物無數，牛馬成群，在世慳貪，多饒殺害。自從夫主亡後，而乃霜居。唯有一兒，小名羅卜，慈母雖然不善，兒子非常道心，拯恤孤貧，敬重三寶，行檀布施，日設僧齋，轉讀大乘，不離晝夜。偶自一日，欲往經營，先至堂前，白於慈母：「兒擬外州，經營求財，侍奉尊親。家內所有錢財，今擬分為三分：一分兒今將去，一分侍奉尊親，一分留在家中，將施貧乏之者。」孃聞此語，深愜本情，許往外州，經營求利。
      一自兒子去後，家中恣情，朝朝宰殺，日日烹庖，無念子心，豈知善惡。逢師  僧時，遣家僮打棒。見孤老者，放狗咬之。不經旬日之間，羅卜經營卻返，欲見慈母，先遣使報來。慈母聞道兒歸，火急鋪設花幡，繚繞院庭，縱橫草穢狼藉。一兩日間，兒子便到，跪拜起居：「自離左右多時，且喜阿娘萬福。」阿娘見兒來歡喜：「自汝出向他州，我在家中，常修善事。」兒於一日行到鄰家，見說慈母，日不曾修善，朝朝宰殺，祭祀鬼神，三寶到門，盡皆凌辱。聞此語惆悵歸家，問母來由，要知虛實。母聞說已，怒色向兒：「我是汝母，汝是我兒，母子之情，重如山岳，出語不信，納他人之閑詞，將為事實。汝若今朝不信，我設咒誓，願我七日之內命終，死墮阿鼻地獄。」兒聞此語，雨淚向前，願母不賜嗔容，莫作如斯咒誓。慈母作咒，冥道早知，七日之間，母身將死，墮阿鼻地獄，受無間之餘殃。羅卜見母身亡，狀若天崩地滅，三年至孝，累七修齋。思憶如何報其恩德，唯有出家最勝。況如來在世，羅卜投佛出家，便得神通第一，世尊作號，名曰大目連，三明六通具解，身超羅漢，既登聖賢之位，思報父母之深恩，遂乃天眼觀占二親，託生何處。慈父已生於天上，終朝快樂逍遙，母身墮在阿鼻，日日唯知受苦。

此段內容大致與《冥文》相近，但描述更加細膩，其中已有中國化之特色（如三年至孝），且具有劇本之雛型。目連母親號曰青提夫人，這在《冥文》中亦有敘及。文中說：
      貧道慈母號青提    阿耶名輔相 

目連雙親的姓氏，在變文中有了依據，往後在民間的戲文中便依此而發展，母親冠上劉氏，父親改稱傳相，清楚地交代了家庭背景。目連在母親過世三周後（《目連緣起》稱三年），投佛出家，證得阿羅漢果
，開始了他救母的歷程。
《冥文》云：
      汝母平生在日，廣造諸罪。命終之後，遂墮地獄。汝向閻浮提冥路之中，尋問  阿孃，即知去處。

冥間是由閻羅大王所管，除大善大惡之人，不用見王面外，餘均須見王面斷決，然後才能隨所造之業受報託生。《冥文》云：
      世間兩種人不得見王面：第一之人，平生在日，修於十善五戒
，死後神識得生天上。第二之人，生存在日，不修善業，廣造之罪，命終之後，便入地獄，亦不得見王面。唯有半惡半善之人，將見王面斷決，然後託生，隨緣受報。

閻羅王，本是印度吠陀時代之夜摩神（Yama）
，被一般人視為死神或掌管冥界之主神；爾後此一思想混入佛教，並傳入我國，與道教信仰相結合，衍生出冥界十王之說（即閻羅十殿）。
《冥文》中尚未敘及十殿閻王。目連向諸地獄尋覓其母，共經五種地獄，其中二種未提及名稱，餘三種分別是：刀山劍樹地獄、銅柱鐵床地獄、及阿鼻地獄。地獄觀念出現在佛教各經典中，其梵文為naraka，音譯作那落迦，或其同音。如《瑜伽師地論》云：

謂八大那落迦。何等為八。一、等活。二、灰繩。三、眾合。四、號叫。五、     大號叫。六、燒熱。七、極燒熱。八、無間（即阿鼻）……此外復有八寒那落迦處。何等為八。一、皰那落迦。二、皰裂那落迦。三、歇哳詀那落迦。四、郝郝凡那落迦。五、虎虎凡那落迦。六、青蓮那落迦。七、紅蓮那落迦。八、大紅蓮那落迦。

    另據《觀佛三昧海經》所載，屬於無間（阿鼻）地獄之小地獄尚有：十八寒地獄、十八黑闇地獄、十八小熱地獄、十八刀輪地獄、十八劍輪地獄、十八火車地獄、十八沸屎地獄、十八鑊湯地獄、十八灰河地獄、五百億劍林地獄、五百億刺林地獄、五百億銅柱地獄、五百億鐵機地獄、五百億鐵網地獄、十八鐵窟地獄、十八鐵丸地獄、十八尖石地獄、十八飲銅地獄等十八種地獄。
另外在《大智度論》卷十六，《地藏菩薩本願經》〈地獄名號品〉中，亦廣說地獄之名及受報之情況。
    《冥文》稱：目連將佛錫杖，往至阿鼻，開地獄之門，訪覓其母，終於在第七隔中，尋獲其母，青提夫人舉身上下卅九道長釘，釘在鐵床之上。母親是見到了，但卻未能救其脫離地獄之苦，須仗佛威德方能救拔。目連求佛援助，佛慈悲故，領八部龍天，前後圍遶，放光動地，前往地獄救度眾生。《冥文》云：
如來今日起慈悲，        地獄摧賤悉破壞。
      鐵丸化作磨尼寶，        刀山化作琉璃地，
      鵝鴨鴛鴦扶淚淚，        紅波夜夜碧煙生，
      綠樹朝朝紫雲氣，        罪人總得生天上。
      唯有目連阿孃為餓鬼，    地獄一切並變化，
      總是釋迦聖佛威。

此節異於《盂蘭盆經》，容或由於《盆經》中無墮入地獄之說，《冥文》增益之，以此劇情，接續後文，亦未可知。
    青提夫人，雖蒙佛力，但因罪根深結，業力難排，地獄之苦雖免，餓鬼之道難逃。《冥文》云其：
      咽如針孔，渧水不通。頭似太山，三江難滿。無聞漿水之名，累月經年，受饑羸之苦。遙見清涼冷水，近著變作膿河。縱得美食香餐，便即化為猛火。

餓鬼之報如此，目連看在眼裏，當然是不忍心的。於是托缽乞食，將往餓鬼道中來獻其母。此承前文，導回《盆經》鬼道饗母之說。青提夫人，雖遭地獄之苦，慳貪究竟未除。見兒將飯前來，即生吝惜之心，結果是「食未入口變為猛火」，不得而食。餘同《盆經》中廣說。唯一差別，如《冥文》云：
      得汝轉經功德，造盂蘭盆善根，汝母轉餓身之鬼，向王舍城中作黑狗身去。

目連救母，一波三折，青提夫人，三惡道遍歷。從地獄、餓鬼至畜牲道，這是變文獨有而《盆經》所無的曲折情節。不過結局還是令人滿意的。《冥文》云：
目連引得阿娘（黑狗）住於王舍城中佛塔之前，七日七夜，轉誦大乘經典，懺悔念戒。阿娘乘此功德，轉卻狗身，退卻狗皮，掛於樹上，還得女人身，全具人狀圓滿。

從畜牲道變回人道，應是功德圓滿；但是《冥文》卷末，目連將母見佛，佛印可其母罪滅清淨，最後感得天女迎接，往生忉利天受諸快樂
，又從人道而升至天道。
    目連的孝行，拔度其母從惡道之最—地獄，超升至善道之極—天道。這在重視孝道的中國，最易讓人接受並廣為流傳。加上變文的內容，已有了戲劇的架構。此對往後民間的戲文，影響至深。
    《冥文》最後提有「貞明柒年辛巳歲四月十六日，淨土寺學郎薛安俊寫」。貞明七年即龍德元年，是五代梁末帝的年號，西曆為九二一年。這可作
為目連故事發展的一個參考依據。
四、目連戲劇的發展
    目連戲劇是承續變文發展而演變形成的。據陳芳英《目連救母故事之演進及其有關文學之研究》的緒論中云：「到了唐朝，目連救母故事的發展，呈現了第一個高峰。當時，講唱變文的風氣十分盛行，……當變文在宋初被禁之後，目連故事就衍為寶卷和戲劇兩個系統，繼續流播。」
變文是被禁止了，但並不妨害目連故事的發展及傳播，只是換了形式而已。據孟元老《東京夢華錄》〈卷之八‧中元節〉云：
      構肆樂人，自過七夕，便搬《目連救母》雜劇，直至十五日止，觀者增 倍。

這段記載極其重要，孟元老是北宋末至南宋初時人，出身於官宦家庭，得以隨著家人遊歷南北。在宋徽宗崇寧年間到達當時的首都汴京城，直到靖康之禍時才離去往南，他在京城居住了二十三年之久。南宋高宗紹興年間寫出了《夢華錄》。
由此可知，《目連救母》雜劇，在北宋時，就已經有了。這可以說是我國完整戲劇演出的最早記錄，也是戲劇史上的完整資料。直到明萬歷年間，更有鄭之珍編成《目連救母行孝戲文》，不但大量插入科諢，吸收當時流行民間的小戲、小曲、彈唱、雜耍等大幅度地增飾情節，連《西遊記》中的猴精、黑松林、火燄山、沙和尚之類也都加了進來，篇幅極長，共有一百零四折。《戲文》結局說：劉青提始終是狗，並未得復人形而昇天。這是與變文最大的差異之處。
    清初康熙年間，北京也演過目連戲。清‧董含《蓴鄉贅筆》云：
      （康熙）二十二年癸亥。上以海宇蕩平，宜與臣民共為宴樂，特發帑金一千兩，在後宰門架高臺，命梨園演《目連傳奇》，用活虎活象真馬。

    清乾隆年間，又由詞臣張照編演《勸善金科》，劇凡十本，每本各由二十四齣而成，共計二百四十齣。為我國戲劇史上篇幅最長的鉅製。其凡例云：
      其源出於《目連記》，本之《大藏盂蘭盆經》。蓋西域大目犍連事跡，而假借為唐季事，牽連及於顏魯公、段司農輩，義在談忠說孝，西天此土，前後古今，本同一揆，不必泥也。

    而民間流行的目連戲，其由來亦甚久遠。張岱（1597～1679年）《陶庵夢憶》卷六〈目連戲〉記曰：
      余薀叔演武場搭一大臺，選徽州旌陽戲子，剽輕精悍，能相樸跌打者三四十人，搬演目連，凡三日三夜。四圍女臺百什座。戲子現技臺上，如度索舞、翻桌翻梯、觔斗蜻蜓、蹬罈蹬臼、跳索跳圈、竄火竄劍之類，大非情理。凡天神地祇、牛頭馬面、鬼母喪門、夜叉羅剎、鋸磨鼎鑊、刀山寒冰、劍樹森羅、鐵城血澥，一似吳道子〈地獄變相〉，為之費紙紮者萬錢，人心惴惴，燈下面皆鬼色。戲中套數，如〈招五方餓鬼〉、〈劉氏逃棚〉等劇，萬餘人齊聲吶喊，熊太守謂是海寇卒至，驚起，差衙官偵問，余叔自往復之，乃安。臺成，叔走筆書二對，一曰：「果證幽明，看善善惡惡隨形答響，到底來那個能逃？道通晝夜，任生生死死換姓移名，下場去此人還在。」一曰：「裝神扮鬼，愚蠢的心下驚慌，怕當真也是如此；成佛作祖，聰明人眼底忽略，臨了時還待怎生？」真是以戲說法。

其他由目連故事，發展出來的話本、小說、劇目、戲文、傳奇、雜劇、地方戲曲及崑京之屬、寶卷、說經節、宣卷、子弟書等相關資料極多，可參考《目連資料篇目概略》一書。
五、戲劇中的目連故事
    目連的民間劇本極多，但故事情節與關目設置基本相同，下面以搜集到的近代劇本《超輪本目連》（以下簡稱超本）為例，於變文對民間戲劇的影響及發展或可窺見一斑。
    據《超本》前言云：
「本書是藝人超輪（1890～1950年），根據演出實況，經過長期的多次的抄寫改正，最後又請他的姐丈—前清貢生宋渭川訂正後重抄，完成於一九三九年。據超輪義子吳俠說：超輪主要是根據舞臺演出實況抄錄。宋渭川不懂目連戲，他只作錯別字的改正，未作任何修改。所以本書保持了演出原貌。」

    此書分為頭、中、末三本，每本又分為上下兩冊，共六冊。合計一百零五折。以下擇要敘之。
    〈頭本第一冊第二齣〉云：
      小生姓傅，名羅卜。家住南耶王舍城中。爹爹傅相，恩賜義官。母親劉氏，恩 贈安人。

目連的在家俗名與變文相同。父親傅相是由《冥文》中的輔相音近而來；母親
冠上劉氏，家庭背景與《冥文》是一致的。傅相一生齋戒行善、真誠樂道、廣積陰德，故其命終升天。〈頭本第一冊‧第十齣〉云：
      今日王舍城中傅相功滿乾坤，德明宇宙。發旨一道，仰五殿查考，果然事實，速差殿前金童玉女，迎送歸天，永享長生，逍遙快樂。

這與《冥文》記載亦為一致。而劉氏在傅相過逝後，受到其弟的勸誘而飲酒開葷。〈頭本第二冊‧第三齣〉云：
      （淨唱）我今勸你飲酒開五葷，休做長齋懵懂人。
      （旦唱）聽一言，心不誠。不由人，喜盈盈。從今後，看破了迷魂路，齋字丟
       開供佛收。悖夫言，心不誠。怕兒回來不依從。

       ※淨：劉賈。    旦：劉氏。
劉氏怕兒不從，其弟乃獻計命羅卜帶銀兩往他鄉貿易。這情節與《目連緣起》變文極其謀合，只是把內容更詳細的增飾交待。羅卜出外營商後，劉氏便大開葷酒，乃至聽金奴之言，夜裏殺犬做饅首，假意齋僧，開眾僧道齋戒。此事後被監齋糾察大神識破。更甚者，金奴、安童於三更時分，火燒齋房，眾僧雖然得到預警而逃離。但劉氏主僕等人，已犯下滔天大罪。劉氏墮入地獄之因緣，於此詳細交代，情節較變文增益不少，但其旨相當。〈中本第二冊‧第五齣〉云：
      （下旨官白）今有東廚司命，奏到本家劉氏，五葷盡開，打僧罵道，罪犯十惡，玉帝大怒，發經書一道，下界五殿，閻羅查考，可而是實，速差殿前五方惡者捉拿到案，打入酆都地獄，
永不超生。

此中出現了五殿閻王。在《超本》中十殿閻王已完全敘及。至於十王之起源，則有諸多異說。據《釋門正統》卷四及《佛祖統紀》卷三十三等載：
      唐‧道明和上。神遊地府，見十王分治亡人，因傳名世間，人終多設此供。

在一般民間信仰中，更認為地藏菩薩為地獄之最高主宰，稱之為幽冥教主，其下管轄十殿閻羅王，即：一殿秦廣王、二殿初（楚）江王、三殿宋帝王、四殿五官王、五殿閻（森）羅王、六殿變（汴）城王、七殿太（泰）山王、八殿平等王、九殿都市王、十殿轉輪王。此十王各有不同之職司，分別審判亡者於陽間所犯之罪業，而施以刑罰。
在《超本》中亦有敘及十殿閻王及管轄職責。〈末本第一冊‧第九齣〉云：
      一殿秦廣王執掌刀山劍樹，二殿楚江王執掌銅磨鐵碓，三殿宋帝王執掌血湖鐵床，四殿五官王執掌油鍋銅柱，五殿閻羅天子王執掌重關孽鏡，六殿卞成王執掌虎叉湯蛇，七殿平等王執掌寒冰黑風，八殿泰山王執掌鐵石斗秤，九殿都市王執掌割舌盤腸，十殿轉輪老大王執掌生死出世。

除了七、八殿王，名稱互調外，餘王名皆相同，至於所掌職責，則與佛經中所描述地獄受苦之狀有關。
五殿閻王因有孽鏡台，故可照悉劉氏造罪事實。且因其生前有誓願在前，須遍歷十八重地獄，受盡萬種悽苦。
    羅卜投佛出家，改號大目犍連，於坐禪中見母墮入地獄受諸災魔，求佛世尊賜其救母之法。〈末本第一冊‧第八齣〉云：
      你要救母，地獄重重難以進入。為師賜你錫杖一根，芒鞋一雙。這錫杖上指天文，摘星移斗。下敲地獄，鎖落開門。芒鞋穿起，飛身駕霧。進入九重地府，何愁萬里關山。

目連蒙佛賜杖，能開地獄之門，此與《冥文》情節相同，加上芒鞋一雙，飛身駕霧，更增神話色彩。
    劉氏被鬼卒帶往各殿審問，目連隨後尋來，總是慢了一步，不得而見。過了五殿後，目連重返西天，再謁世尊。〈末本第二冊‧第五齣〉云：
      我徒去又回歸，為娘親難見面。你往地獄無名水，歷盡人間不到山，他在地獄受摧殘。我將缽盂中烏飯與你娘親吃。

佛賜烏飯不賜白飯，是為了防餓鬼來搶，事實上，地獄中唯有受苦，無有飲食，更無餓鬼。戲文已將地獄道及餓鬼道混為一談。此段情節被皮特曼的《中國童話集》所引用，惟已大加刪改，易名為《小孩與羹湯》，大意是說：方孝子名功夫，因母親吃雞入地獄，便拿了羹湯，捨生要想到地獄去尋母親。後得知有一廟宇後面通地府，便冒險入內，第一次走到中途，倦極而臥，羹湯為餓鬼所劫；第二次遇狂風烈燄，羹湯又為餓鬼所劫；第三次故意將羹湯弄得很髒，鬼被欺，就不搶他的，方得見母，獻上羹湯。

    目連帶著烏飯，終於在六殿見到母親，劉氏烏飯用畢，母子仍然分離，劉氏續往七、八二殿受審，目連隨後緊追。至七殿時獄官謂目連曰：
 八殿有一夜魔城，難以進入，師尊台前賜你七七四十九盞神燈，方可前去。

以此因緣，目連蒙佛賜予，身披佛燈，來到八殿。結果獄中餓鬼，悉被照耀，具皆逃盡。此又開啟了另一劇情。《超本》尾聲中有一齣戲〈掃檯〉，即由鍾馗負責將逃出的冤鬼數萬收緝。另外由變文直接演變的《目連三世寶卷》稱云：目連以錫杖頓開地獄後，八百萬孤魂盡都逃生，目連二世便投生為黃巢，殺人八百萬，以符其數。目連三世又投生為屠夫賀因，生平屠殺豬羊無數，到了功行滿時，卻改行向善。最後救得母親出來，同登天堂。
寶卷的情節與《盆經》和《冥文》迴異，但以殺生為功德圓滿，恐有違佛教戒殺慈悲之本懷。
    在經過曲折的救母歷程後，目連在十殿得知其母已變犬還陽去了。此時方以盂蘭盆會，超渡其母。未經救拔，而投胎變犬，此情節雖異於《冥文》及《盆經》，但結局仍然令人滿意。在〈末本第二冊‧陰團圓〉中：
      劉氏變犬還陽，封為勸善安人。

六、結語
    目連救母故事，不離孝道之宏揚，與佛教戒殺慈悲、因果輪迴之宣導。從《盂蘭盆經》到變文的發展，內容已漸增飾，並愈趨通俗。爾後發展到民間戲劇，更吸收了不少材料，雜彙成篇，使得劇情更曲折離奇。如《超本》中有一齣戲〈金剛山〉，把《西遊記》裏的鐵扇公主及豬八戒，都給搬上了。這種增飾是發展的必然現象。但漸漸雜揉神道教信仰，七月十五日的齋僧大會，演變成中元普渡的大肆屠宰。這已完全與佛教慈悲度眾，戒殺茹素的原則大相違背。在探討目連故事的同時，應不忘其勸善之功能。如戲文中，除了表彰目連的孝，還加入了目連父親的仁、未婚妻曹氏的節、老僕益利的義。若只注意劇中的光怪陸離及神話傳奇，則不免有失目連戲教化人心的真正本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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